
副 刊4 2024· 1· 18 CONSTRUCTION TIMES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588号18楼 邮编：200433 电话总机：021-63212799 新闻采编部：021-63234015 传真：021-63210873 广告通联部：021-63218376 传真：021-63214176 定价（零售）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15400002号 本报电脑文印中心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

主

编

孟
好
转

编

辑

李
兴
龙

特
约
刊
登

上
海
市
安
装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滔滔黄浦江，悠悠上安情。打造徐汇滨江
的新地标，融入着上安人与生俱来的情怀。

2023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
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通过了在中国
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
所的决议，标志着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首
次落户中国。

前不久，迎着寒风，我们赶到了这个
“百里挑一”的工地，见到了上海建工安装
集团第三工程公司这支意气风发的队伍。
简单的寒暄后，项目部叙说着徐汇滨江工
地历经七年建设中的感人故事。

一

工地上，弱电智能化专业负责人张佳
康是项目部公认的急性子，他的“急”，并
不是潦草完事，只图速度。实际上，做起
事来的他干脆利索，讲究效率，时常能在
抢先一步中掌握主动、赢得先机。

2023年12月，徐汇滨江二期项目顺利
通过技防验收。当时，这是现场机电安装
五个专业内，最先具备验收条件的专业。
在常规项目建设中，技防验收往往是最后
进行的，而张佳康竟在这里拔得了头筹。

说是负责人，张佳康坦言自己其实是
个“光杆司令”，大到计划安排、资源配置、
材料选型，小到进度控制、施工措施、细节优
化，还有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协调与沟通
……他不光要从纷杂繁复的事务中理出头
绪、理清思路，还得全程跟进抓落实，随时了
解推进情况，及时解难题纠偏差，确保每
件事情的策划与落实到位。

一次，有单位对弱电施工内容提出了
整改意见，张佳康二话没说，当即带着队
伍，里里外外查了个遍。回到办公室后，
他还念叨了很久，说发现问题一定要找到
症结所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质量的口
子坚决不能开。

“张佳康等不得，想到了，看到了，他
就会立马去做。”项目经理汤敏评价道。雷
厉风行的张佳康用说一不二的执行力，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团队进场至今，所
有节点无一延误，赢得了业主的高度认可。

2023年10月，业主临时下发通知：要
求把明年5月施工的视频监控和门禁系统，
提前介入到 K 地块三万平方米的室外总体
和商业系统内，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不
说别的，单就制作60台摄像机和50个门禁
卡，供货商的生产周期也需要个把月。好
在项目部早有准备。为了确保施工正常铺
开，张佳康早已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另一
地块同类弱电设备的采购和进场工作。眼
下，这批急需的摄像机和门禁卡正平整地
码放在现场仓库中。次日，他从原来综合
布线和调试队伍中，组成了一支突击队。
经过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全部设备的安
装和调试工作。

经历过第一八佰伴、正大广场、南方
商城等多个改造项目，在短平快的工程
中，张佳康逐渐摸索出一套经验：想在前
面，早抓一步，才能赢得时间和主动权。

在工地上，张佳康急为工程所急。

二

“送电”达人郑军。
视频采访的那天，我们在会议室等待

近一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郑军。他摘下安
全帽，带着歉意说：“抱歉，实在不好意
思，刚好赶上现场有事要处理。”

徐汇滨江工地开工以来，作为项目工
程师，郑军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
路上，哪里施工受到阻力，哪里便能看到
他的身影。特别是在2021年底，为了保证
徐汇滨江二期项目送电成功，郑军几乎

“钉”在现场寸步不离。
变电所的投用，关系到K地块12万平

方米区域的稳定供电。但是想要建成变电
所，实际上并不简单。35千伏变电所位于
地下一层，与地下三层的高效机房共用一
个吊装孔，如果按顺序先安装变电所，变
压器就位后将会挡住吊装口，直接影响高
效机房的设备下吊。因此，高效机房吊装
工作，成为推进变电所的前道工序。

高效机房涉及各类大小设备近 20 台，
为了缩短后续盘路长度，郑军通过详细计
算、现场勘查和模拟施工，分析出每台设
备的摆放位置和前后顺序，在满足就近就位
的条件下，预留了设备行径、转向空间，并对
后续设备就位顺序进行编号，在有限的空间
内，开辟了一条施工“华容道”。

如果说高效机房讲究设备临时摆放位
置，那么 35 千伏变电所则考量吊装顺序。
60台配电柜、2台变压器，虽说尺寸不大，
但单台设备最重高达42吨。吊装前，郑军
与上安机施专家多次深入一线反复斟酌，
确定了起重机站位、行径路线、吊装半径
等要素。为节约工期，吊装期间，郑军带领
团队成员相互配合，一边按低压出线柜、变
压器、高压柜的顺序实施吊装作业，另一边
负责设备就位与安装工作，兵分两路，争分
夺秒推进变电所建设，按时确保了工程电
力系统“大动脉”的全面贯通。

尽管变电所的各类设备安装工期异常
紧张，但在那个严寒的冬天，郑军的队伍
用最快的速度送去了温暖。如今，回忆起
那段艰难时光，郑军仍然感慨：“3天共吊
装100台设备，就位后，我们又没日没夜地
接通管线、打通系统，这在当时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但我们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
艰巨任务。”

三

徐汇滨江工地项目经理汤敏。我们最
早认识这个名字，是在去年采写《在临港
遇见你》这篇长篇通讯时读到过他的故事。

那天，我们冒着严寒，随上海建工安
装集团第三工程公司党总支书记江芳一
行，来到工地现场采访。放眼望去，徐汇
滨江工地高楼鳞次栉比、恢宏壮观，都是
浦江沿岸的一批地标性建筑。江芳书记兴
致勃勃地介绍道：“多年来，我们的这支队
伍，勇挑重担，服务大局，克服各种艰难
险阻，始终奋战在黄浦江沿岸，以最快的
速度、最优的质量，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建
设项目。”

紧接着，江书记又说：“徐汇滨江工程
项目经理汤敏，他就是黄浦江沿岸发展的
七个工程建设中，时间最长的项目经理。”

这些年来，汤敏始终在工地一线摸爬
滚打。去过东北工地，也到过万里之外的
萨摩亚援外工地……一路留下了艰辛奋斗
的足迹。

在徐汇滨江工地，我们见到汤敏，他
的脸上挂着憨厚朴实的笑容，让人感觉这
是一个做事踏实稳重的人。提及工程，他
如数家珍般地道出了建设这座滨江新地标
的难忘经历。

从项目一期到二期，这七年间，汤敏
与团队坚持“两服一管”的理念，跨前一
步服务业主、服务总包，加强精细化管
理，赢得了业主的口碑，承接任务突破10
亿元大关。

小支架折射出大变化。一个大型项
目，机电设备安装往往牵扯较多专业，多
家施工单位在安装公用支架时，有时各自
为阵，选用不同材质的材料进行施工，整
体成型后存在一定的色差。为统一效果，
汤敏与团队成员利用BIM技术进行综合建
模，通过汇总消防、弱电、末端装修、机

电安装等多专业施工内容，对现场上万副
综合支架进行了集中采购，统一安装方
式，确保安装成品材质相同、色泽一致、
整齐有序，提高了整体性和美观度。

尤其在风管安装中，业主在 PIR 复合
风管和铁皮风管前难以选择。PIR 复合风
管，属于新工艺新材料，且自带保温功能，不
过价格略高。举棋不定时，汤敏得知第六工
程公司在上海市档案馆中正应用这款新材
料，他即向业主提出前往实地查看。

汤敏陪同业主，在现场详细了解了施
工情况及使用效果等。几天之后，业主决
定选用 PIR 复合风管，这对汤敏团队来
说，现场安装20万平方米的新型风管，意
味着不仅节约了工期，而且还降低了登高
作业的安全风险。同时，为了帮业主降低
成本，汤敏多次去厂家进行商务谈判，最
终取得了优惠价格，让业主对这支队伍用
心服务、优质服务的精神，大为感动。

2021 年 7 月 24 日晚，台风“烟花”携
风裹雨奔袭工地，现场狂风呼啸，暴雨如
注。关键时刻，汤敏团队与总包单位风雨
同舟，用最快速度将现场400多名施工人员
转移到已竣工的一期大楼里。当晚十点，
总包单位将该项目定为临时安置处，接收
周边龙华万科等三个项目建设者。汤敏团
队主动请缨，先后安置了 300 余名总包人
员，彻夜守候，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直
到台风警报解除后，他们仍在现场5个楼面
和地下室奔走，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近1
万平方米的清扫工作。危急时刻，一个个
忙碌甚至奋不顾身的身影，传递出援手相
助、邻里守望的上安温情……

登高望远，江景壮阔，心胸也会随之
而开阔起来。有时，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工
作后，汤敏和他的团队登上塔楼最高层，
俯瞰这片流光溢彩的滨江……江的对岸，
第三工程公司前辈、同事们曾经建设的远
东宏信、上海大歌剧院、月星环球港耸立
在江边、分外夺目，像是一面镜子，更像
一面旗帜，激励着新一代建设者勇往直
前，再创新的辉煌。

滨江情怀
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片的胡杨林，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沉

默。
它们像一群自然散落，却又气息相通的巴楚汉子，直接

用宽大和挺直，构成身体语言，形成黄色的涌流。
这一群抱胸不语的汉子，最常站立的是荒漠、沙地、盐

碱地带的边缘，高大者可以蹿到15米，中等个子者也常见
七八米的摸高。皮肤已是灰栗色，跟它们头顶蓝到纯澈的天
空无关，而跟扎住根脉的土壤几乎一个颜色——是亿万公里
之遥的太阳和着沙土、盐碱和一点点蒸发未尽、从地下各处
汲取而来的水分，调出的一种颜色。

它们大剌剌，或错落或成列，并不互相亲近到可以纠
缠的距离，一散开就是几十棵、几百棵、几千棵的阵仗。
面对视线里这鲜明的主角，来自江南如我，能用到的比喻
恐怕只是超大城市里目前最稀罕，也因此时髦起来的所谓

“莫兰迪”色。
如果用“时髦”来触碰，又感觉出了轻佻。不论河道

旁、沙山下或是河谷中，胡杨们站立在这里多少个“时
髦”世纪了，一直是这种基本色调。

胡杨不语，正如我遭遇它们一刹那的哑然。

初见是胡杨般的汉子

第一次到南疆，喝断片一样地切换场景。上海切换到
喀什一夜未尽，早上8点就在不见曙色的路上开始奔驰。三
个半小时后，中巴车撞进下辖巴楚县的早晨，还魂觉里松脱
出来的惺忪脑壳还朦胧着，就被刺破安寂的手鼓激灵起来。

原来是已经到了红海，生有300多万亩原始野生胡杨林
的巴楚县境内的一大地标。

到了“园”的境地，希望像野孩子一样冲到大地里的冲
动，是必须先抑制一下的。因为在这里，先于树而夺人眼球
的，是真汉子们的“刀郎赛乃姆”，和他们似火一样的热情。

那些身材俊挺如胡杨的维族小伙，入城仪式上是他
们，园内定点歌舞表演是他们，把对口援助地上海来的朋
友拉入共舞的也是他们。就算脸盲如我，也辨认得出这是
同一批人的长相——鼻梁如山峰安坐，有时难免绵延起
伏；目光如冰湖直纳远方，但向最近处表达善意，又映射
纯澈的笑意；不是江南润泽的白皙，面庞里刻印着西北边陲日晒风吹的粗粝感，贴地而
真实。

据说，他们开合在舞台空间，应和着强烈的打击乐节奏，贴地、腾挪、转圈、伸
展，是在表现刀郎人狩猎的象形舞蹈。左右摆臂，左右半转，是模仿猎人拨开密密灌木
寻找猎物，或弯弓欲射、冲击搏斗的英姿；女舞者错落高举左右手，是为男猎手托举照
明火把……可我眼里，这些身影和舞蹈线条逐渐抽象起来，念及舞者歌者们“90后”的
出生年代，大可以解读为早已走出放牧狩猎生存方式的多少代维族人，血脉里依然不息
的澎湃生命力、拥抱自然的激情、默契的情爱，以及强烈的自娱、自信气质。

大概江南多见水墨，淋漓酣畅和抽象写意很容易成为我长久凝视一样事物后的虚焦
作品。而不论海派程十发还是新疆黄胄，笔下疆人之形刻印在我这个上海客的意识中，
最后跳脱出的，总是线条和色块。巴楚刀郎歌舞，亦如是。这些抽象出来的线条与色
块，是在零下一摄氏度的露天游览车上瑟瑟发抖时，依然萦绕于脑海的神彩。

并且，它们很快就在大片扑面而来的胡杨林的景观前，叠化为一体。

沉默而任性是它的本色

终于，可以一站一站地拥赏胡杨了。所谓一站，并没有固定的标识点，没有站牌，
全凭满车人的吆喝——只要激起一阵惊叹声浪，景区电瓶车司机就刹车，全过程凭着大
家的意见来。然后，这一段、那一段地看胡杨，拍胡杨，走近胡杨。

我是第一次来巴楚，不怎么愿意循着“就几分钟”“不跑远啊”这些规矩。近凑远
望，翻杆越栏，胡杨任凭我，我却看不尽。

这是怎样的一大片一大片胡杨啊。它们的“团建”景色，最为江南人大呼小叫，既
是满眼的灰扑棱棱，又在阳历十一月底无可奈何的枯黄中，各自发挥出一点“沙木沙
克”或“阿娜儿汗”的小主张来，有一些愿意挣扎出一些年轻态的半金黄，有一些在枯
木色中非要生发一点淡青，也有更多是放任自“枯”、爱谁是谁的原装立场。任是一
丛、一块、一大片，层叠地显出微妙的变化，却又在变化中保持着处变不惊、充满身份
认同倔强感的枯黄基底。这种枯黄，从生存底色和文学意义上指向着耐受干旱、穿越盐
碱，沧桑而不落魄的坦然。

六千万年前就在大地上有了第一个生命轨迹的它们，在有坡度的土地上大片蔓延，
枯黄或如大河奔流山谷，或如泥石流冲刷分砂地，满头满脸地披挂着原住民的沧桑。

不由得，想起前不久过世的新疆作家周涛曾留在我所耕耘过的上海大报“朝花”副
刊的表述——

“这些深秋的胡杨像一群筋骨结实的老人聚在一起，它们知道得很多，话题广泛，
但又不屑于夸夸其谈，千年的岁月间，它们彼此欣赏，互相崇敬，而且心里明白：‘我
们也曾经亮丽过，但更喜欢现在的装束。’”

我知道经历了三年中两次因为疫情阻隔的失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这个
秋天最典型胡杨林“造型色”“摄影色”“网红色”，它们当然是格外热烈、格外昌盛
的。然而此刻，我对眼前更接近于本色的深秋初冬的胡杨，更生发出一种关乎性格美的
强烈认同。

活在大地上，好看着

看大地上的树，不由得脚步大了些。
凑得最近、看得最细的胡杨，竟然是荒地上最光秃、颓意油然的一丛——十来棵矮

干锉，几乎只剩皮包骨的主干。我以为它们是枯死的胡杨，曾经粗壮到一米直径开外的
树干，如失了肌血和胶原，蜷缩成了抽筋的马皮状，隆伏一圈，裂口斑然。枝杈曾经托
举天空，而今僵持成断肢雕塑，失去了细枝和卵圆形树叶的手掌，依然向上方无尽的蓝
穹呈现“问天”状。

然而巴楚人告诉我，它们垂死却没死。“特意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就放在这一
块地上，好看着。”

大概这是最接近素描状态的裸树了。如果我是张充仁或夏葆元这样的画者，寥寥几
笔，它在纸上也能活。如果我是刚才园子里热烈如火的刀郎们，他们旋转跳跪的划线，
也能象形这简单至极却生生不息的树魂。可我不能，或者无力。没有在这大地上，与它
的坚硬与枯涩磨斗过，与它边地的阳光、风与羊群过活过，与它的湖水与海子对话过，
与它的寂寞与空旷相守过，江南的杨柳尽管与它同属，却长不成一棵胡杨。

难怪王蒙先生在回忆下放新疆许多个春秋时，平和却不失排比气势地说，他磨灭不
了的记忆还是给了“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
玫瑰，大漠与胡杨，明渠与水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

喀什行一章，最痛快一书该是胡杨。当地向导告知，地球61%的胡杨在中国，中国
90%的胡杨在新疆，新疆90%的胡杨在南疆，巴楚胡杨林又是世界上最大原始野生林。历
史典籍里胡杨的角色沉默而显著，现代生活里它无法被漠视，又总是巴楚大地上“默然
而美好的多数”。

经历深秋的巴楚胡杨，有一个认知脱口而出——春夏，你是未成熟、未蜕变的胡
杨；秋冬，才是你真正的容貌。

后来几天，兜兜转转喀什一路，终于觉得那位汉族歌手刀郎许多年前写唱的《喀什
噶尔的胡杨》，歌词绕梁传情：

从来没仔细想过应该把你放在心中哪个地方
你从来超乎我的想像
在应该把你好好放在一个地方收藏时候
你却把我淡忘
……
我愿意等到来世与你相偎相依
我会默默地祈祷苍天造物对你用心
不要让你变了样子
不管在遥远乡村喧闹都市
我一眼就能够发现你
……

巴
楚
大
地
上
，胡
杨
不
语

伍

斌

我历来坚信，这世界上总有一处风
景，或是一段路，会在瞬间打动你。比
如，秘境独龙江，比如丙察察怒江边的

“大流沙”……
穿越这条被历史淹没的“史迪威公

路”，是否会在瞬间打动我？从而唤醒我对
这段历史的忘却和崇敬呢？！

历史的一部分走入了传说，另一部
分，走入了思考，历史淹没了许多，历史
未能淹没，也许只有记忆中的血性了！

为了保证中国抗战外援运输线的正常
运转，1942年11月动工修筑了这条中印公
路，它西起印度东北铁路终点站雷多镇，
东至云南省会昆明。一直到 1945 年 1 月才
修通。公路以当时美国派驻中国国民政府
的军事参谋长史迪威的名字而命名。

历史的长河当中，史迪威是比较寂寞
的，记得他的人不是太多，包括这条以他
名字命名的“史迪威公路”，在历史长河中
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眼。

按理说，史迪威如果得知这条公路被
中国政府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后应该非
常高兴，然而事实上是，这位桀骜不驯的
将军，在听闻中印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

公路”后，没有一点感激，他直接地表
示，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
认为——用一个人的名字去命名中印公
路，实际上是在忽视那些，为了开通这条
公路而英勇作战的普通远征军战士和那些
参与修建工作民工们的贡献，而这些人，
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

历经岁月，世界和平终将这条饱经沧
桑的公路，卸下了它最初沉重的使命。

我们从腾冲途经保山直扑昆明，保山
在我的印象之中就像一个“人”形字，左
怒江，右临沧，上通大理，下接德宏。

“史迪威公路”腾冲至保山即为现在的
192县道，距离115公里。

从腾冲出发，去保山不一会就行驶在
高黎贡山的密林之中，它蜿蜒曲折，一端
连结腾冲，另一端则直抵怒江，它就是昔
日的“史迪威公路”——腾冲至保山段。

高黎贡山现在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早上
出发，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绵绵细雨，“坦
克300”不断地密林中盘山穿越，前方终于出
现了一段非铺装的搓板石块路，这就是至今
依然保持着七十多年前原样的生命之路。

这段路并不平整，冷不丁会出现水
坑、忽左忽右、突上突下……路上无人也
无车可见，路旁雨中疯长的蘑菇也无人采
摘。行驶在搓板石块路上，路面像有一种
助推力，推着“坦克300”驶向密林深处进
发。摇下车窗，风雨轻柔拂面，风雨声仿
佛在轻声鸣奏热血和白骨谱写的悲歌。

置身“史迪威公路”，总会让人情不自
禁地搜索起历史中的硝烟与记忆中的血性。

为了修这条公路，中国和美国都付出
了惨重代价。很多人牺牲在崇山峻岭中，
有“一英里两个墓碑”的说法，也就是每

修一英里就牺牲两个人。可见修这条路有
多艰难。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施工队还沿着公
路铺设了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是中国
的第一条成品油管道，也是当时世界上最
长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有效地解决了盟
军油料缺乏的困境，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
供了物资保障。

“史迪威公路”，一条通往天堂的补给线。
穿越中，雨迷蒙，车子在搓石板路上颠

上颠下，很难受，我无法想像，没有“史迪威
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又一阵大雨，雨刮器忙个不停上下摆动，
前方出现几株枯枝；零零落落的，迷蒙中，它
不像枝，却像人，更像一具具刚从梦里现出形
来的灵魂，或说是骷髅，在雨中向苍天诉说：
有谁能知道，那一年，为了这条路，有多少家
庭遭败落？有多少村庄遭劫难？有多少孤魂
落异乡？更别说那即将在这条路上响起侵略
者的炮火声、铁蹄声，和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流
血，更多的伤痛，更大的牺牲。

沿着“史迪威公路”一路蜿蜒而行，
我一会像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一
会又延伸到更奇特的空间状态下。

突然间，我恍惚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
初，那时我插队在中苏界河黑龙江的瑷珲
县边境村。1970年5月，我们所在的瑷珲县
接受了一项战备任务，要在小兴安岭的背
脊上修筑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国防公路。公
路起自大岭，终点罕达气，名称大罕公路。

我们几百名稚嫩的瑷珲知青，进驻小
兴安岭腹部群山峻岭，硬生生地用青春与
汗水，开拓出这条所谓的“战备公路”。

结果，这条大罕公路，直接荒废。战
备公路几乎一天也没有使用，它就像一条

翻着白肚皮的大蟒蛇，僵尸于小兴安岭腹
地至今，此路，无人关乎，更无人追问，
开筑此路，值与不值？！

几年前，我曾重踏过这条洒下过我青
春汗水的大罕公路，看到一地鸡毛般的荒
凉与冷寂，我只能默默地摇头，一声叹息！

大罕公路是冷战思维下的产物，它势
必以悲剧结束使命，它留给历史的仰或就
是一幕闹剧和传说！

……
诚然，在历史和当下的奇妙叠化下，

“史迪威公路”正在悄悄蜕变着，我十分崇
敬这条公路曾经创造的二战史诗般的奇
迹，我也能想像它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可
能的“重生”与“涅槃”？

值得欣喜的是，在山顶的路边，一块深褐
色的巨石，上面镌刻一行鲜红醒目的大字：“史
迪威公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

在高黎贡山深处的路边，竟然开了家
设施新颖完备的客栈，栈名直书——史迪
威客栈。

客栈里一群来自上海的退休男女，结
伴在此旅居度夏。时值中午，他们自己动
手剁馅，擀皮，包起韭菜饺子，笑语欢声
在明亮的玻璃客厅此起彼伏，在空寂的山
林里阵阵回荡……

是的，“史迪威公路”在这个复杂不平
衡的社会经济进程中，已经让前现代、现
代和后现代的情境共生共息，难解难分。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我们的认知也总
在不断地蜕变，时而交叠，时而并置，有
时又支离破碎……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条昔日的抗战
生命线，除了警示教育后人，或许它会在

“涅槃重生”中找到存在的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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